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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

黄小洲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表现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打破西方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

学教条或传统偏见，重新恢复科学与本体论的深刻关联，从而回归科学思想创造性的本源经验。 在海德格尔看来，
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了经验主义与数学主义两大教条，并且最终造就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 解构两大科

学教条就成为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重要任务。 海德格尔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的根本路径是：科学认识植根于

形而上学和存在论。 “回到古希腊去！”这是海德格尔透视西方现代科学的基本解释学原则。 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

一切科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 数学本质上以人生此在的生存为根基，数学（包括一切科学）植根在人类生存

的解释学处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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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２０ 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

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海德

格尔对科学的深邃阐释就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否证。
有学者甚至指出，海德格尔开创了科学诠释学这一

哲学新领域［１］。 通常，德语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这个词可

译为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指一门与理

解与解释有关的技艺学。 克拉格特曾把科学定义为

“对自然现象有序而有系统的理解、 描述和解

释” ［２］，因此一门科学解释学是存在的。 海德格尔

对科学的深邃阐释的确可被视为科学解释学。 但

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实现了西方解释学史上的本

体论转向，因此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奠基在本体

论解释学之上。 还有学者勇敢猜测：海德格尔的科

学逻辑很可能是解释学的逻辑［３］。 我们可以做进一

步诠释：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逻辑核心就是解构，因
为他明确主张：“解释学就是解构（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４］

一　 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一）何为解构？
海德格尔解释说：“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

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

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

破。 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
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
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

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 ［５］２６

德语 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 的通常意思是：毁坏、毁灭、破
坏、拆毁或颠覆。 但是，海德格尔强调 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 不

是简单地把过去埋葬入虚无，而是有着建设性的积

极目的。 因此，海德格尔解释学的解构主义就包含

着三重意义：第一，解构主义必须以存在（Ｓｅｉｎ）问题

为线索，即解构具有本体论的基础深度；第二，解构

主义必须打破已经僵化、硬化的传统偏见，即去除传

统遮蔽（祛蔽）；第三，解构主义必须重新恢复思想

的源初经验，从而发现思想的创造性和建设性。
从总的方面来看，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

之维就表现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打破西方近代自

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科学教条或传统偏见，重新恢

复科学与本体论的深刻关联，从而回归科学思想创

造性的本源经验。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近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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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经验主义与数学主义两大教条，并且最终造

就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 张汝伦教授指

出：“废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必然结果是反对科学，
使科学成为教条。” ［６］ 因此，解构两大科学教条就成

为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重要任务。
（二）何为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所谓西方近代经验主义的科学教条是指其主

张，一切科学知识必须以人的感觉经验为来源，以经

验归纳法为方法论手段，以实验观察为真理的检验

标准，以客观主义为价值取向，从而拒斥一切形而上

学或本体论或神学的前设。 显然，这种经验主义的

科学教条以英国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开山鼻

祖，可称之为培根教条。 黑格尔就曾指出，作为英国

现代经验论的首领、西方实验哲学的鼻祖和科学归

纳法的创始人，培根有理由万古留名［７］。 怀特海也

称培根是构成现代世界思想的一个伟大的奠基

人［８］。 可见在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史上，培根占有十

分显赫和重要的地位。
培根的科学解释具有鲜明的经验主义、实验主

义与反形而上学色彩。 他说：“这种经验，如果是自

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

作实验。” ［９］ 无论是感觉经验还是实验观察，它们都

必须保持客观，不能沾染任何偏见，甚至连圣经、教
会、教皇的权威也要排除。 形而上学研究超越感觉

经验之上的存在，因此被称为玄学。 显然，培根不是

要用形而上学来进行科学解释，不是用上帝来说明

自然，而是要用观察来说明经验，用实验来印证自

然。 与培根同时代的科学家伽利略也强调：“一切

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 ［１０］１２１ 在 ２０ 世纪，
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强烈捍卫科学解释的培根

主义教条，他说：“科学的世界概念排斥形而上学的

哲学。” ［１１］因为形而上学不可证实，没有内容，是毫

无意义的千年垃圾，应该清除出科学的领地。
（三）如何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

１９３９ 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说：“我发现在理解

哲学著作时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些著作讨论了许多

有关‘存在’的问题，而我不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什

么。” ［１２］这可以看作是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科学

教条在 ２０ 世纪的延续。 作为一位极富历史感的哲

学家，海德格尔非常清楚科学解释当中的培根主义

教条及其反形而上学特点。
当海德格尔深思科学的本质时，他发现培根主

义在根本上误解了科学的本质，其所树立的反形而

上学也只不过是一个幻相而已。 他主张：“认识论

以及被人们视为认识论的东西，根本上乃是植根于

真理（作为有所保证的表象的确定性）的形而上学

和存在学。” ［１３］因此，作为 ２０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形

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解构经验主义科学教条的根本

路径是：科学认识植根于形而上学和存在论。 这既

是对培根教条的批判与颠覆，也是对科学解释的一

种重塑。 靳希平先生甚至说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位谙

熟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典型形而上学家［１４］。

二　 重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一）科学为何要与形而上学相关联？
经验主义科学教条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反形而上

学。 因此，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要解构经验主义

科学教条，实质上就是要破除科学与形而上学相互

对立的传统偏见，重新阐释科学与形而上学具有本

真的关联。 海德格尔解析说：“形而上学沉思存在

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 形而上学建立了一

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

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体奠定了基础。 这

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

象。” ［１５］７７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解释一切存在

者，反思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因此它对一切真理具有

终极的决定权；不仅如此，形而上学还构成了一切历

史时代中文化科学现象的基础，它对科学具有解释

权。 换言之，形而上学统治、支配着科学；形而上学

是本质、基础、根本，科学则是现象、表层、枝叶；我们

必须用形而上学来解释科学，离开形而上学的科学

解释注定是肤浅的。 康德也说：“本真的自然科学

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条件。” ［１６］因此，我们不能

离开形而上学而单纯从片面的感觉经验或实证实验

来理解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培根使得科学解释摆脱了

传统神学形而上学的枷锁，但是其实他是以一种不

自觉的自然形而上学为基本前提的。 海德格尔甚至

直白地指出：“在一种十分根本性的意义上，形而上

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就是‘物理学’ （Ｐｈｙｓｉｋ）———亦即一

种关于自然的知识。” ［１７］２７８ 海德格尔直接把形而上

学视为物理学或自然科学，这似乎有违 “科学常

识”，但其用意是极其深刻的：科学一旦失去形而上

学的根基，则会成为漂浮不定的孤魂野鬼，其粗野暴

虐最终颠倒为反人类的恐怖。 爱因斯坦对原子弹的

惊悚可为例证。 胡塞尔的弟子柯瓦雷指出：“中世

纪和古代的人旨在对自然和存在进行纯粹的静观，
而现代人则渴望支配和主宰自然。” ［１８］

９７



（二）“回到希腊去”的自然本体论解释

“回到古希腊去！”这是海德格尔透视西方现代

科学的基本解释学原则，也是解构的应有之义，因为

只有重返古希腊的科学语境，尤其是借助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的眼光，才能把握西方科学思想的原初

经验。 国际海德格尔专家菲加尔就指出：“海德格

尔有许多思想，而且常常是关键性思想，是在研究其

他哲学家时形成的，是在阐释文本时表述出来的。
海德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它演绎出自己的而且是极

其特殊的解释文本的方式。” ［１９］简言之，海德格尔关

键的原创性思想无不包涵着解释学的方式方法与精

神气质，他的科学解释学尤其如此。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以自然为研究或解释的

对象，“科学的核心是认识我们周围的自然界” ［２０］，
所以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通常意指自然科学。 海德格尔

也认同：“人们力图从自然去解释世界。” ［５］７７为了弄

清“自然”的本质，他决定回溯到古代希腊去。 “自
然”的希腊文是 φυ＇σι ，后来罗马人用 ｎｕｔｕｒａ 这个词

来加以翻译，由 ｎｕｔｕｒａ 这个拉丁文演变为现代德语

的 Ｎａｔｕｒ 和英语的 ｎａｔｕｒｅ。 海德格尔在古希腊人的

语境场中将“自然”（ｐｈｙｓｉｓ ／ ｎａｔｕｒｅ）理解为动词化的

Ａｕｆｇｅｈｅｎ，意思是“涌现、展开、松开、升起、生长、产
生”等，名词是 Ａｕｆｇａｎｇ，即涌现、出现、楼梯、坡道。
他描述说：“对希腊人来说，φυ＇ σι 乃是表示存在者

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第一个根本性名称。 在希腊人

看来，存在者乃是那种东西，它自立自形，无所促逼

地涌现和出现，它返回到自身中并且消失于自身中，
即一种涌现着又返回到自身中的运作。” ［２１］ 通过海

德格尔的解释所树立起的这个自然，就是古希腊人

所说的 ａｒｃｈｅ，即本原、本体或始基。 ａｒｃｈｅ 作为本原

并不是感觉经验所能直接观察到的，例如水、火、土、
气、无定形、数、原子等本原，古希腊人并没有因为它

们不能被经验就将它们拒之门外。 因此在“回到希

腊去”的方法下，海德格尔的科学解释学就是一种

自然本体论的解释学。
实际上，在专业化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那里，

海德格尔对科学本质的形而上学解释也有呼应者。
例如爱因斯坦就批判罗素的反形而上学。 他主张：
“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

进步。” ［２２］７５７美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分析

得更为细致：“历史研究还有规则地展示出，有一类

更高层次的、准形而上学的承诺，虽然这些承诺还不

是科学的不变特征，但却较少受时空的局限。 例如，
大约在 １６３０ 年以后，尤其是在笛卡尔影响深远的科

学著作问世以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假定，宇宙是

由微观的微粒组成的，而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微

粒的形状、大小、运动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这

套承诺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方法论的。” ［２３］ 这些都

表明，科学解释与形而上学有着本真的关联。

三　 解构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一）何为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具有数学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一门科

学之所以配称为科学，首要在于其具备数学计算的

能力与方法。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语境中，这种普遍

要求科学具备数学计算的强硬标准或“将科学数学

化”就被称为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数是一种“量的

关系”，它从物体中抽象得来。 当然，西方哲学自古

以来就有着相当悠久的数学主义传统，古希腊的毕

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就是著名代表。 到了近代，科学

家伽利略用比喻的方式说：“世界是一本以数学语

言写成的书。” ［１０］１ 世界成为一本数学书，这对西方

的现代学术体系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任

何一门学术研究，如果它想配得上科学这个称号，那
么它必须把自身数学化。 “将科学数学化”，这成为

西方现代科学家们的伟大理想和研究纲领。 例如牛

顿说：“而现代人，抛开实体的形式和隐藏的性质，
努力使自然现象从属于数学的定律。” ［２４］

要对数学主义科学教条展开批判，海德格尔针

对的主要标靶是笛卡尔，他明确指出：“近代关于自

然的知识，特别是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和利用，本质上

都是拜数学思维方式之赐。 在数学基本知识原则方

面为此一决定性的开端起到奠基和示范作用的，要
归功于法国的思想家笛卡尔。” ［２５］ 受浪漫主义自然

观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自然就是大地，而大地则

是我们的生存之母；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而
不是对自然母亲实施数学主义的暴力统治。

海德格尔特意强调，西方现代的科学概念是在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这部著作中铸就的。
笛卡尔在此书中高度赞美以算术几何为代表的数学

说：“算术和几何之所以远比一切其他学科确实可

靠，是因为，只有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既纯粹而又

单纯，绝对不会误信经验已经证明不确实的东西，只
有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绎而得的结

论。” ［２６］为此，戴克斯特豪斯也称赞，对于科学发展

史来说，笛卡尔的意义首先在于：自从亚里士多德体

系受到攻击以来，笛卡尔第一次提出了在普遍性上

能够与之匹敌的自然解释体系。［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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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解构数学主义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从数学主义中产生了一种必然精确、
绝对可靠、无可争辩的荣耀感与霸权。 爱因斯坦就

曾自豪地说：“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学受到特

殊的尊重，一个理由是它的命题是绝对可靠的和无

可争辩的。” ［２２］２１７然而在“回到希腊去”的解释学原

则之下，海德格尔要解构这种虚幻的荣耀感。 第一，
他认为现代的科学 （德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英文 ｓｃｉ⁃
ｅｎｃｅ）概念，与中世纪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学说）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ｎａ
（科学）是有区别的，与古希腊的知识概念也大相径

庭。 他辩论道：“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

这是因为，按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

要是精确的。 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

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法。” ［１５］７８

海德格尔的这种看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

根源。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

都同样确定，而只能在每种研究中要求那种题材所

容有的、适合于那种研究的确定性。” ［２８］ 换言之，当
我们在处理数学、物理学这种题材时，它要求确定、
精确、绝对可靠，这都是恰当的。 可是，当我们处理

伦理、政治、历史等题材时也同样要求一种精确的数

学主义，这就不合适了。 总之，按照古希腊人的科学

观，现代人的数学主义科学观只是科学的半圆，而不

是科学的全部。
第二，海德格尔通过区分科学的精确性（Ｅｘａｋ⁃

ｔｈｅｉｔ）、严格性（Ｓｔｒｅｎｇｅ）与严肃性（Ｅｒｎｓｔ）来解构数

学主义科学观的霸权主义。 他主张数学自然科学追

求精确性，人文历史科学保持了一种含糊或不确定

性，这都符合科学的严格性。 相反，一个数学家只会

说差不多，而一位人文学者刻意追求精确到小数点

后多少位，这就违反了科学的严格性。 海德格尔强

调：“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Ｅｘａｋｔｈｅ⁃
ｉｔ）。 ……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

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

确的科学。 ……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

缺陷。” ［１５］８１在这里，狄尔泰对精神科学（人文科学）
的理论辩护影响了海德格尔。

然而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区分：“科学的任何一

种严格性 （ Ｓｔｒｅｎｇｅ） 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

（Ｅｒｎｓｔ）。 哲学是决不能以科学理念的尺度来衡量

的。” ［１７］１４０ － １４１只有达到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层次，才
能谈论科学的严肃性。 形而上学可以为数学的自然

科学奠基，但是它绝不能以数学主义的自然科学来

衡量。 这实质上是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发出的严厉

批评。 这种批评同样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数学

知识看起来是精确自明、绝对可靠的，但是它也包含

着严重的缺陷———目的贫乏、材料空疏、肤浅表面、
僵死静止等［２９］。 在谈到毕达哥拉斯时，罗素的观点

可谓一语中的：数学对哲学的影响既深刻 （ 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但又不幸（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３０］。 可见，以数学的

观点来看待一切科学，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

四　 重释数学主义科学观的生存论根基

　 　 （一）数学构思与解释学处境

海德格尔是 ２０ 世纪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大

家，因此他对科学的解释就必然包含着生存论的意

蕴。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解构主义主张，数学本质上

以人生此在的生存为根基，数学（包括一切科学）植
根在人类生存的解释学处境之中。 他说：“科学形

成的关键既不在于给予对事实的观察以更高的估

价，也不在于把数学应用来规定自然进程，而在于对

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Ｅｎｔｗｕｒｆ）。 ……只有借如此

得以筹划的自然之光才会发现事实，并为从这一筹

划加以调整界说的实验设定事实。 只有研究者领会

到原则上并没有纯粹事实，事实科学的论证才是可

能的。” ［５］４１１

德语 Ｅｎｔｗｕｒｆ，可以翻译为构思、草图、草案、草
稿、提纲、图样、筹划等。 海德格尔强调现代科学本

质上是对自然的一种数学构思（筹划），那些所谓的

科学事实，其实只是在数学构思的光照中才得以显

现出来。 如果我们像科学家那样把数学只理解为一

种对自然进程的处理工具，那么这并没有真正触及

数学的本质。 海德格尔对数学构思的强调已经具有

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倾向。
归根到底，数学植根在人生此在的解释学处境

之中，这是一个大全整体的生存之境。 海德格尔定

义说：“一切解释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

掌握。 我们把这些前提的整体称为解释学处

境。” ［５］２６７当我们在观察、经验这个自然世界和人类

社会时，我们并不是毫无准备的“镜像反照”，世界

根本没有“纯粹事实”，一切现象早已经被某些“先
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的解释学处境所熏

染。 郭贵春也主张：“科学解释本质上应被理解为

一种语境解释。” ［３１］对于自然对象而言，数学早已先

天地、超出经验地对认知客体发挥作用，换言之，数
学已成为先天的形而上学。 在此意义上，笛卡尔甚

至把数学真理的确定性与上帝存在的确定性相提并

论。 一切解释都立身于一种“解释学处境”当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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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只不过解释学处境里的某一种“先行视见”，而
决不是全部。

（二）科学与生存论

海德格尔把一切科学都与人生在世的生存论

（存在论）联系起来，科学只不过是人生在世（大全

整体）的一种生存方式。 他说：“生存论概念把科学

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

在者和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 ［５］４０５

在那种专业化的科学家眼里，海德格尔这种生存论

的科学观显得非常奇特、另类。 因为专业化的科学

家只关心“小零钱式”的自然现象，而不关注大而全

的整体问题（本体论问题）。 数学家乃至一切自然

科学科学家其实都只是处理人生在世的某个方面，
而不是全部或整体。 彭加勒就明确指出：“科学家

的头脑只能顾及宇宙之一隅，永远也不能囊括整个

宇宙。” ［３２］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哲学高度来看，专业

化分工的科学专家其实就是典型的“单向度的人”，
而科学的生存方式就是片面化的生存方式。

可见，海德格尔是在科学与人生意义的本体论

关联中来理解科学的本质的。 但是，在海德格尔看

来，现代科学基本上丧失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勇气。
虽然数学主义的科学观赋予自然世界以精确的规律

秩序，但同时也使对世界的解释变得机械化。 笛卡

尔就走向了机械论的科学解释学。 显然，机械论的

科学解释学进一步使得科学脱离人的生活世界，使
得科学遗忘了自己的生存论根基。 这就使得海德格

尔必须进行一场科学的解释学解构工作，以此重返

科学 的 本 源。 他 说： “ 科 学 发 源 于 本 真 的 生

存。” ［５］４１２在本真的生存里，有人的自由、解放、责任

与自我承担，而这些都是现代科学曾予以摒弃的东

西。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科学除了可操控、可计算

的客观属性外，还有人文的价值属性。 吴国盛也主

张：“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 我认为是自由。” ［３３］

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主张让科学回归人文，回归

人类此在生存的大全本体；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得到

恰当的理解，否则就只能是误解。

五　 结语

　 　 哪里有误解，哪里就需要解释学，这是施莱尔马

赫普遍主义解释学的重要观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
现代科学就误解了自己的本质，因此需要一门科学

解释学来涤除偏见、解构传统的误解。 宋祖良认为：
“所谓‘海德格尔的科学观’，并不是要给他的观点

冠以‘科学’的美名，也不意味着他对科学做出了积

极肯定的评价。 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在与现

代科学唱对台戏。” ［３４］ 这里所谓与现代科学唱对台

戏，其实就是解构现代科学。 但是我们要格外注意，
海德格尔科学解释学的解构之维不能只从消极意义

上去理解，还应该从积极意义上多着眼。 无论是对

经验主义科学教条还是数学主义科学教条的彻底解

构，我们都能隐约感受到海德格尔背后狄尔泰解释

学的影响。 海德格尔对西方科学长年累月的解释与

批判当中，无疑包含了狄尔泰重视人文主义、生命价

值的解释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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